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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的迪士尼改编《木兰》之考辨
林丹娅 张 春
摘要：好莱坞迪士尼公司致力打造公主系列动画及真人电影，从早期的柔弱无力、等待拯救的白雪
公主到拥有魔法、姐妹互救的冰雪女王，构建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及性别关系，其中便有取材于中国故事
的《木兰》。该片经历了从动画版到真人版的改编，除了全球性娱乐商业价值之外，还需要辨析的是，迪
士尼公司是如何吸纳并改编基于中国古代男权话语体系的花木兰传奇，其话语策略所产生的利弊效果
以及所带来的启示，这将有助于我们运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性别新文化话语的建构。
关键词：“迪士尼公主系列”；花木兰；女性话语；东方主义
近些年来，可以看到，一些叫好又叫座的好莱坞大片，在全球取得商业性成功的同时，其实也有
意地将21世纪以来世界性的若干显学——如生态主义、女性主义、主体间性等，这些或与历史文化有
关，或与社会哲学关联的理念——植入影片中，并演绎成一种时尚或先锋，作为一种大众狂欢式娱乐
文化现象的迪士尼动画系列片也概莫能外。尤其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片①中关于女性形象与性别关
系的构建，从最初的形态到当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女主角从柔弱被动等待王子拯救的白雪公主到
拥有魔法、姐妹互救的冰雪女王等，多少都折射出受世界性女性主义思潮、话语影响的程度变化。在
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好莱坞电影商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市场的庞大与前景的广阔，出于商业性的市场
吸金之目的以及文化性的东方奇观吸引之原因，迪斯尼动画对中国题材与素材的关注不断加强，近
年来创作改编颇为成功且引起轰动效应的，除《功夫熊猫》之外，即为1998年的《木兰》（MuLan）。②
令人关注的是，时隔 20年，迪士尼似乎兴趣不减，决定把动画《木兰》变成真人电影再次向世界
推出，定档 2020年 3月全球上映，这当然是呼应全球市场对以花木兰为典型代表的中国题材的兴
趣与热度。迪士尼拿出行业巨头的气派与先声夺人的气势，首先操作了全球海选大女主花木兰扮
演者活动，造成世界性千女竞选的局面，而最后花落中国演员刘亦菲。接着，真人电影《花木兰》
（MuLan）第一支官宣预告片，于 2019年 7月 7日的女足世界杯中场休息期间发布。这天正是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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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公主”，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解释为“国王和王后的女性近亲”。迪士尼在 1937—2016年之间创作了《白雪公
主》等 13部长动画，其中的女主角大都具有公主身份，为了更好地销售电影的附属商品（玩具、服饰、游戏等），迪士尼集结了
动画电影中的女主角作为商标运用到各种媒体和商品上进行销售，“迪士尼公主（Disney Princess）”成为特定形象商标而闻
名世界，但其“公主”身份和内涵则与时变化，相关内容本文也将有所涉。
② MuLan，导演：Tony Bancroft,Barry Cook, 迪士尼影片公司 1998年出品。文中有关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的人物对话引言皆
出于此，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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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美国与荷兰争夺冠军的决赛时刻，成千上万的球迷在现场荧屏上，看到了这支插播的《Mu⁃
Lan》预告片——“我的责任，是战斗！”一袭红衣、英姿飒爽、驰骋沙场的东方中国的花木兰，瞬间点
燃了赛场内外，24小时全球点击量高达 1.751亿次，一时风头无两。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不仅是“迪
士尼公主系列”中第一个以中国传奇故事为题材的从动画到真人的电影，也是第一位由中国演员
扮演的迪士尼公主。特别要指出的是，至目前为止，在迪士尼推出的“迪士尼公主系列”的 14位公
主中，花木兰是唯一一个不靠公主出身，不靠嫁入皇族，而是靠自我成长、自我确认的人格魅力与
综合实力被赋予“公主”桂冠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来自中国的花木兰改写并拓展了迄今
已创造了亿万价值、形塑全球观众接受视野的“迪士尼公主”形象的内涵。因此，有理由进一步辨
析，迪士尼是如何利用作为“他山之石”的花木兰故事，在获得世界性商业成功的叙述模式内，植入
中国观众所能接受的、所要接受的话语策略①，由此也可借助迪士尼的经验，促使我们更好地思考
——如何反思和吸纳本国文化资源，以建构我们自己的性别新文化话语。
一
花木兰故事源于北朝民歌《木兰诗》，诗歌叙说一个叫花木兰的少女，因家中无青壮男丁，无奈女
扮男装，代替年迈体弱的老父从军。作为女子的花木兰在战场上不输男儿，屡建奇功，于是“将军百
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
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② 如果木兰是男性，那么诗中这后半出可以说是功成身退、淡泊名
利、归隐山林的君子戏码；然而木兰是女性，那么这个坚决辞官千里还故乡的理由就复杂得多，最明
显的是无法在天子眼皮底下继续“女扮男装”，即无法继续藏匿其性别身份。实际上，由此还生发出
后世许多关于花木兰拟被皇家招“附马”之类的注定要暴露其女儿身的戏码。《木兰诗》之后，影响较
大的改编版有明代徐渭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其中添加的细节更是具体地反映了“女扮男装”下
的女性性别境遇：裹着小脚的雌木兰因要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不得不解开裹脚布，但又担心以后嫁人
被男方婆家嫌弃，当得知有药方能够使脚再变小后遂放心地放脚；木兰母亲则担心她与男兵们混居
会失去贞操，于是木兰向其母保证“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于中可见，中国版花木兰叙事大体沿袭
着《木兰诗》所定下的基调——虽然木兰有僭越角色规范的行为，但却也以一袭男装的社会性别属性，
服从了其时性别制度对角色文化属性的设定。徐版花木兰所有增添的细节都在强化这个基调——
为尽孝而僭越，所以情有可原；为服从而回归既定的性别秩序与既成的性别规范，所以罪当可赦。“父
权/男权”的“秩序/话语”不仅没有因此有所减损，反而因哪怕是一时僭越，最终还得回归秩序的写作
意图得以加强，端的是死水微澜，猎奇辄止，聊供茶余饭后消遣罢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花木兰故事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主要有1939年《木兰从军》、1956年《花
木兰》、1996年《天地奇英花木兰》、1998年《花木兰》、2009年《花木兰》、2013年《花木兰传奇》等，花木
兰题材叙事不断承继改写，呈现出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不同时代的改编者在故事中多少都
托寓了特定的时代精神与话语指向。例如1939年电影版花木兰，因时值抗日战争，叙述重心便落在
表现女子也能走上抗敌前线，为保家卫国做贡献，在旧有故事孝的基调上强化了木兰爱国主义之忠
义；2009年电影版花木兰，则着重刻划战争带给木兰内心的痛苦及其对和平的渴望，这种情绪被导演
处理为女性从脆弱到坚强的历练——属于男性的刚强战胜了女性本质上的柔软，从而取得在战争中
① 本文的“话语”指构成知识和权力的一种方式，福柯将其定义为一种提出有效性主张的“语言形式”。
② 《木兰诗》为一首北朝民歌，见于宋人郭茂倩编写的《乐府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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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从古往今来的中国版本木兰叙事中可见，女扮男装的木兰之所以被广泛传唱，一方面是故
事的传奇性，而这种传奇本身并不悖于尽孝、忠君、事国等以传统男权文化/话语体制为中心的伦理道
德，顺带还完成了既定成规内小女人个人化的美满婚姻或男性化成长；另一方面，花木兰女扮男装的
行为又的确僭越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规范，主观上无论是出于尽孝报恩还是尽忠报国，客观上都反映
了“谁说女子不如男”，“想不到女子也能上战场，杀敌寇、保边疆”①的反性别歧视之成规，这无疑契合
了反叛传统规训、实现自我价值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这应该是它被着意女性形象建构与性别关系
演绎的迪士尼公主系列选中，并成为从动画到真人版一再改编的第一个中国故事的显在原因。然而，
中西文化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接下去我们不能不感兴趣与探讨的是，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浸淫
的“迪士尼公主”系列，又是如何吸纳并改编基于中国男权文化话语体系中产生出来的花木兰传奇？
这里首先需要对迪士尼此前所进行的公主形象改造的实践有所了解。
“迪士尼公主系列”迄今拥有 14位公主，早期塑造的基本上是作为男性欲望化对象的“傻白甜”
公主形象，后来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洗礼，迪士尼动画对公主形象及两性关系模式有了全新的改
造，在形象中植入了女性主体意识，这一时期动画电影大都体现了公主们更善于发现不一样的自
我，更强调听从内心做自己，具有叛逆性，是独立自主、勇敢有想法的个性人物。她们在执着冒险、
僭越常规的行动挫折中经历成长，健全人格，实现自己的愿望或理想。如《小美人鱼》中的爱丽儿
（Ariel）公主，大海里的其他姐妹都安分守己，但爱丽儿却并不服从不得与人类接触的人鱼禁令，对
人类世界充满好奇，她甘于冒险并爱上人类王子，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如《阿拉丁》
中的茉莉（Jasmine）公主，不愿意服从父王与律法要求的在其生日前结婚的安排，乔装成平民逃离
王宫，最后在民间觅得真爱；如《美女与野兽》中的贝尔（Bell），酷爱读书，有独立思想与见解，厌倦
乏味保守的乡村生活，不想重复循规蹈矩的日子而成为村庄里“奇怪”的姑娘；如《风中奇缘》的宝
嘉康蒂（Pocahontas）公主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她最终听从内心，拒绝跟爱人一起回伦敦的请
求，选择留在自己的家园；如《公主和青蛙》中的蒂安娜（tiana）并不像别的女孩那样梦想嫁给一个
有钱的王子而是想自己赚钱开一家餐厅；如《魔发奇缘》中的乐佩公主（Rapunzel）因其纯真活泼的
个性，崇尚自由奔放的生活，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冒险，反而拯救了自己；如《勇敢传说》中
的梅莉达公主（Merida）天性不羁渴望自由，逃离母亲的淑女教育，拒绝被安排的政治婚姻；如《冰
雪奇缘》中的艾莎公主（Elsa）以高歌一曲“Let It Go”释放了自己一直被压抑的魔力，接受了被世人
误解、令自己恐惧的超能力，让自己可以做自己……总之，改写后的公主们显示出更具现代感的自
主性人格，自信而勇敢，不顺从既定成规，做真实的自我，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两性关系方面，迪士尼动画解构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重建了性别之间的对话、互补，男女
之间从强与弱、高与低、拯救与被拯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且不对等的关系，走向多面性的、互相拯
救的主体间性关系。如在《美女与野兽》中，不是王子吻醒公主，而是公主用真爱让野兽变回了王
子，而野兽也曾在狼群中拯救过公主；在《公主和青蛙》中，蒂安娜和纳文王子在破解魔法的道路上
相互匡助，王子帮助蒂安娜开了梦想中的餐厅。通过这一系列关系的重建，迪士尼动画“建构起以
往父权制所没有的、属于女性的世界”②。“真爱”便是迪士尼在其中反复锤炼的一种女性话语，这种
“真爱”已不仅仅只包含早期它所宣扬的浪漫主义异性爱，它已扩容了许多具有政治性社会性意义
的爱。如果说《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都以男性主体的真爱之吻才能拯救公主的话，那么从
① 语出中国1956年版电影《花木兰》。
② 王淼：《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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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与野兽》开始，王子之吻已然并非全能，有效的是人类自身因拥有“真爱”从而得以拯救，如乐
佩用真爱的眼泪救活了尤金；艾莎用真爱的眼泪破解了安娜的冰雪之毒同时也消除了内心的自责
和自卑；贝儿的真爱化解了野兽因自私而遭到的诅咒；蒂安娜用真爱之吻破解了纳温王子身上的
魔咒，同时也在相处中让他改变了负面性人格；梅莉达和母亲用真爱消除了母女之间的裂痕……
“真爱”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话语，以一种女性才有的“直觉”或“天赋”出现，来消除和抵制理性世
界里的自私、虚荣、狂妄、邪恶乃至暴力，同时也消除女性内心的自卑和压抑，建构出一个能够相互
包容理解，相互友爱互助，相互拯救的理想型关系。
二
现在，我们再来看花木兰故事被迪士尼改编后的大致故事情节与创作意图：故事一开始就是
匈奴入侵导致国家局势紧张，与之对应的是百姓平凡但有趣的日常生活：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花家
女儿木兰的“女大当嫁”，于是木兰被家长们强制“对镜贴花黄”，打扮成淑女去参加一个关于三从
四德的“妇道”闺训班。但木兰跳脱常规的个性印证了家长们之前的担忧与告诫，也揭示了这场对
木兰的闺训没能取得成功的背后原因。接着就是国家征兵令的到来，木兰反对身有残疾的老父应
征上战场，但在老父三番五次打断并直接忽视作为女子的自己提出意见的生硬态度刺激下，木兰
毅然决然走上女扮男装、离家出走、代父从军之路。这既是木兰的自我证明，也为下面跳出常规、
实现自我价值的从军行为烙下了鲜明的性格印记。
在男人堆里，无法勉强自己通过闺训成为淑女的木兰顺应天性，大展身手。她通过了军营里
严酷的新兵训练，成为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超级战士。在一次与敌军狭路相逢的战斗中，木兰展
现了她的智勇双全，不仅利用地形制造了雪崩，巧妙地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还救了上司李翔的性
命。但因此负伤的花木兰就此暴露了女儿身。这个情节转折的设置，其实远比原作《木兰诗》中木
兰从军十二年却无人识破女儿身更合乎情理与常识。如此，尽管木兰立有奇功，欣赏她的上司李
翔没有按律杀她，但还是听从了作为国家/男权制发言人宰相赐福的斥责，把她赶出军队。孤身上
路的木兰偶然发现，余烬复燃的匈奴正阴谋上京谋杀皇帝，责任心压倒了性别身份带来的挫败感，
她急忙赶往京城通报敌情。正在为迎接班师回朝的得胜官兵而陷入全城狂欢的人们，无人相信花
木兰的警报。按宰相赐福的说法，那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无足轻重，没有价值，不可取信”。后来，
敌人偷袭皇帝得手而木兰舍命相救。皇帝因木兰救了自己也等于救了百姓的功绩，免去其“胆大
妄为，不辞而别，女扮男装，混入军营，欺君罔上，有辱军风，更有甚者，毁了我的皇宫……”等万死
之罪，赐予花木兰宰相之位，但木兰坚辞不受仍千里还故乡。最终，木兰用皇帝赐予的玉佩和缴获
的单于宝剑，向父老乡亲、祖宗先辈证明了她不是靠显贵婚姻而是靠自己的战绩，为他们带来了荣
耀，光大了门楣，成为家族和父母的骄傲。
比较“迪士尼公主系列”的木兰叙事与国产版木兰叙事，可知迪士尼动画对木兰叙事最重要
的、意义最大的改写在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发掘了国产版木兰叙事女扮男装行为背后的性别政治与作为女性的花木兰形象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一开场，改写者就把性别问题置于整个叙事的核心，构建了性别话语之间的矛盾与
冲突，使之成为推进情节进展并直至完成叙事意图的中心主导线。而国产版木兰叙事实际上是在
认同女扮男装的合规性前提下展开故事传奇的：花木兰从军十二年，女扮男装十二年，她虽然身为
女儿身，但却拥有完美无缺的、完全被社会性别制度所认同的“男性”身份。也许作为女儿身的木
兰，在服从“男性服装/身份”之下也有内心的不平与忿懑，但她只有服从/认同这个制度并保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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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男装”后的男性身份，才能完成花木兰这个女子尽孝报恩乃至尽忠报国的传奇叙事。因此，实际
上她没有也不可能与那个歧视她的制度与生存话语环境发生任何冲突。换言之，躲在男性服装/身
份之下的花木兰根本无须面对由性别歧视造成的任何矛盾与问题，以男性身份存在的她与这个制
度的话语体系相安无事，直至功名大成。中国花木兰叙事也便由此避开了性别歧视制度带来的任
何话语间的矛盾、冲突与挑战。但迪士尼改写版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它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点，它的
拿手好戏就是发掘了潜伏在女扮男装下、能引起人们共情共鸣的关于性别歧视制度不合理的大背
景，凸显了这个大背景下所构成的话语矛盾与冲突，叙事由此能够在充分运用故事原生国文化资
源的基础上，使人物和情节按其所设定的逻辑方向发展。
迪士尼动画的改写让国产版故事中代父从军行为所蕴含的孝文化因素退居其次，突出了作为女
性的花木兰其意见被轻视与被忽略；与之相应的情节是，代父从军由原来的受到家庭支持的行动，转
变为阳间父母、阴间祖宗都不支持的离家出走。最为关键的是，一改花木兰从军十二年女扮男装到
底、“安能辨我是雄雌”的状态，让木兰在军中暴露了女儿身，然后便是宰相得知，判其“欺君罔上，罪
该万死”，因其对上司有救命之恩，故免死赶出军营。而因女性身份造成性别话语冲突的高潮发生在
木兰通报敌情的情节中，上司李翔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还能信吗？”当木兰质疑此前她化名男子
“花平”时，李翔曾以她为自己的亲信，为什么变回女性的花木兰后，自己的话就不可信时，与花木兰
同属弱势群体、边缘角色的族亲幽灵木须一语道破：“你忘了你现在是女人了啊！”显然，“女人”就是
原罪，女性身份本身就构成了“信任危机”。迪士尼动画中的花木兰故事通过这些细节，把它所要强
调的性别歧视制度的荒谬感揭示出来，同时也精准地揭示了人类的盲从症：宁可接受习以为常的制
度性话语，也不轻易接受即便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实。接着，木兰只好奔入城中去找可以相信她的人，
迎头碰上皇帝被一群混进城的匈奴官兵所劫持。她凭借自己的智勇双全救下皇帝，也再次救了上司
李翔的命。但宰相赐福气极败坏，又跳将出来，把这场危机归罪于作为女性的花木兰。这一次，李翔
终于动摇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与成见，没有再附和宰相的指责而说出事实：“她是个英难！”但象征男
权体制威权的宰相则说：“不，她是个娘们，糟糠一样，一钱不值！”迪士尼用一波波此类性别歧视的习
见话语与习得经验，不断冲击着观众的接受经验。当然，木兰的勇敢行为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生存以
及话语环境：至高无上的皇权——迪士尼建构的“理想国”，超越了以宰相为代表的习俗社会的性别
偏见，为她而改变了既定陈规。国产版故事中的花木兰是在被误认为男性身份的情况下被皇帝封官
的，而迪士尼改写版的花木兰则是在真实的女性身份下被皇帝超越性别成规授予宰相职位的。这里
的花木兰真的是通过“一个人的战争”，让整个性别制度与话语环境为之改变，这是西方个人主义价
值观与“迪士尼公主系列”建构的女性主义性别观的融合。不过受限于故事题材的原生性文化因素
的制约，迪士尼动画没有办法按照西方既有的生活逻辑来实践这一理念，只能靠所谓的童话想象来
达到类似的效果——通过理想化中国传统的明君政治以解决性别体制上的问题。因此，迪士尼版的
花木兰叙事构建了一种中西之间的文化妥协，从而使西方化的个人奋斗与个人价值观，与中国观众
更能理解的历史传统文化因素在这部经典动画中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二是发掘了国产版木兰叙事女扮男装行为背后的整体社会制度与作为个体的花木兰之间的矛
盾与冲突。我们知道，国产版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起因是迫于父老弟弱、家中没有壮丁的客观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即木兰必须是生长在一个平民家庭里，而不是个只能拿绣花针的深闺娇小组，这
样她才有条件、有可能因尽孝心而代父应征。孝心是国产版故事里唯一可以用来博取同情与获得赦
免“欺君罔上”死罪的因素，也是她藉因故事的传奇性而受到褒扬与传颂的理由。在其后的年代里，
随着国族境遇的不同，花木兰从军的主旨在传播中也与时俱变，从尽人子之孝，到尽国民之忠，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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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伦道德的崇高与美好，并且这种崇高与美好因“女扮男装”更显其难得而具有传奇性。或可更
直截了当地说，“女扮男装”其实也是宣扬人子尽孝报恩或子民尽忠报国的戏剧性“噱头”。所以，国
产版的花木兰叙事虽以“女扮男装”的性别易位入眼，但它让人们看到的并非是有关性别不平等、女
性解放、个人价值实现之类的意蕴。与之不同，迪士尼动画从中则嗅到了花木兰形象拥有非传统文
化建构的“女性气质”之因素，从而让整个叙事焦点回到“女扮男装”的木兰身上，使人物个性凸显出
来，与人物活动的话语环境格格不入，形成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让木兰进入了一个自我发现、
自我认同、自我成长、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比如，花木兰在剧中甫一上场，就是按照家长的安排去
参加恪守妇道的闺训班，但她显示出来的个性显然与这种教化格格不入，所以这场教化没能成功，终
以闹剧收场。这里就反映出性别文化对女性单一性规训的不合理。它只培训此一种特定的“女性气
质”，并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和荣耀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当社会只鼓励并褒扬这种“女性气质”时，
具有花木兰这样个性和心气的女子显然无一例外都要在这个话语环境中大受压抑与打击。她们与
此规不相吻合的个性与才华就会被贬斥、被轻视，或直接被无视，无法得到呈露与发挥。因为这个环
境根本没有为女子提供自由地选择与发展的可能。
回到文本叙事中，作为女子而不被重视的花木兰，显示出来的突出个性并不是随波逐流式的听
命认命，而是越压抑越反弹的抗争性。因之才有接下去的情节：花木兰得到了也是因个性不合大道
的、被祖宗们轻视的边缘小人物幽灵木须的同情与支持。他们一拍即合，结为同盟，一起“大逆不道”，
离家出走，走上坚持做自己，努力证明自我价值之路。由此，迪士尼还设置了木兰被发现女儿身后而
被赶出军营的情节，木须为此灰心丧气：“我们都是不得志的人，我是想利用你救我自己。”他想通过
支持花木兰取得成功而让老祖宗们对他刮目相看。木须的观点显然是基于国产版花木兰的原生价
值观，但就在这里，迪士尼动画让木兰反思自己，说出了与国产版完全不一样的至关重要一句话：“我
也许并不是为了爹爹，为了尽孝，我也许只是想证明自己有本事。我想当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会
看到一个巾帼英雄。”藉此迪士尼动画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就有别于国产版叙事，鲜明地体现出新女性
的气质与人格——独立自主、自我发现与自我确认。此即迪士尼建构公主系列动画片之现代性的拿
手好戏，也即其所推崇的人文主义与女性主义胶合的女性个性解放之体现。
三
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叙事，除了凸显其悉心建构的具有现代气质的公主形象与更符合人文主义
的性别关系外，另一凸显的文化景观就是“孔教理想国”形象，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使西方话语在
中国获得认可及接纳的目的；另一方面无疑是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
最早从封闭、黑暗、落后、动乱不堪的欧洲中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第一次感受到东方异域文
明，把中国看成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君主开明、社会安定、人们生活幸福的“孔教理想国”①。在
他们看来：“中国形象表现了西方从中世纪晚期过渡到现代那一段时期的文化心理，表达了他们的世
俗精神、商业热情、君权思想、城市观念，成为西方中世纪晚期社会文化中的乌托邦。”②而后到来的西
方工业与资本社会之弊端与随之而来的现代性反思，使感性的审美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批判和超越现
代性的力量：“乌托邦化的中华帝国形象从社会现代性期望转入审美现代性期望，作为文化他者的角
色并没有改变，作为乌托邦的功能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启蒙时代西方社会现代性以‘孔教理想国’的
① “孔教理想国”指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长幼有序的、理想的中国社会，是西方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概念出自周宁《天
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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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进行社会批判，后启蒙时代西方审美现代性以‘中国情调’进行美学批判。”①迪士尼版的花木兰
以其乌托邦想象的内容与绘声绘色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这种“反思”思潮的典型代表之一。
迪士尼版花木兰叙事对中国乌托邦形象所进行的糅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与人物活动相吻合的背景与场景，它能让观众观影体验得到最大程度的舒适感。中国
特有的山水画般的自然景观和农耕社会所形成恬静自在的田园风光，再加上十分浓烈的丰富多彩
的具有异域情调的民俗活动，形成浓淡相宜、新奇有趣的自然人文景观。尤其是从中体现出的人
与自然之间的那种怡然自得，如士兵们在河流里练敏力，在山崖上练定力……人力与自然力在这
种较量中显示出力道之美外，还显示出二者之间转化互为、天人合一的东方式哲学美。还有如行
军路上的田园风光，与正在田园中劳作的人们，以及农家与行伍之间的互动等，扑面而来的就是东
方古国里军民唇齿相依、颇具安全感的生活景象与淳朴民风。当李翔带领得胜军队班师回朝时，
欢迎的节庆景观几乎囊括了最具代表性与象征性的中国符号，各种民间曲艺杂耍、风筝烟花、腰鼓
狮子等，在强烈渲染中国奇观的同时，也寄寓了对东方情调的向往。总之，无论是恬淡宁静的山水
田园还是烟火味十足的民俗风情，都为现代人逃避紧张冷酷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空间。
其次是对中国父权宗族家长制的美好想象。当西方进入工商社会后，一切似乎都被高利润、
高效率和高利益所主宰，对机械与技术的依赖，对理性的强化，人情淡薄，人际疏离，人性异化……
在此背景下，东方古国所具有的血脉相连、亲情相依、其乐融融的宗族关系就具有了温暖人性的感
召力量。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叙事着意营造了一场花氏家族祠堂里幽灵祖先们的戏剧场面。它体
现了只有在源远流长的农耕社会才能形成的具有浓厚家族观念与无法割断的血缘之间的联系。
当得知木兰要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时，祖先们很焦急，他们连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挽救对策。他
们担心花木兰僭越成规、大逆不道将会招来的杀身之祸，同时更担心她会给家族带来耻辱乃至祸
端。如果说上述祖先们的态度多少带有负面效果的话，那么家族祠堂里处于边缘地位身份不高的
幽灵木须的表现则具有正面效能：他与花木兰同命相怜，同气相求，一起叛逆，一起出走，同舟共
济，同甘共苦，努力体现自我价值。而这种小人物之间的相互理解、互相同情、相互支持的戏码，也
正是注重少数人、边缘人权利的西方人文主义、女性主义意识在迪土尼建构中的体现。
再者是对开明君主/家长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已游离了真实历史中的封建专制性而糅入
了现代化的民主平等观念的人际关系想象。虽然迪士尼以此来解决花木兰体现女性自我价值的
现代性与社会性别制度之间的矛盾,但这未尝不是蕴含了迪士尼对中国“孔教理想国”的想象，即开
明家长/君主能够接纳人文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放之四海的合法性。如开场时，花木兰在接受闺训
失败后正为自己格格不入的个性郁郁寡欢时，其父有一段与其身份和环境也十分格格不入的充满
信任感的鼓励话语：“今年的花开得真美，但你瞧，那一朵还在含苞待放，可我知道，等它开花了，它
会成为最美丽的一朵。”在花木兰救了皇帝后，凌驾于一切现行法度与现实话语之上的君主立刻要
授予女性身份的花木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职。皇帝的开明开放与权力的专制于此构成
了奇特的悖谬存在。
我们知道，在西方现代性确立之后，工商业社会的弊端逐渐显示出来，理性、进步、时间的强权
限制了人的自由思想，这时感性的审美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批判、超越现代性的力量，东方情调在此
背景下成为西方对古老中国乌托邦化的想象。然而，在它似乎很美好很正面的形象下，我们也不
能忽视其在西方潜意识中产生的负作用，即“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异己世界的象征，是西方社会集
体梦幻投射自身焦虑与渴望、紧张与不满的‘他者’。它可能作为乌托邦化的‘他者’被美化地构
①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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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也可能作为意识形态的‘他者’被丑化地构筑，而不管怎样，都是西方文化的构筑物，无所谓知
识，更无所谓真实”①。因为在此情形下，作为美好东方的想象物，中国元素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
景，呈现为“去时间化”和“去历史化”的“空间化”表述，这其实也是迪士尼版花木兰会在叙事中存
在间断性地杂烩感与悖谬感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是否因为寄寓了西方对
现代性的反思抑或批判而都具有正面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在显示家族宗法制的开明家长/君
主的美好形象与场景中，中国封建体制内家国一体的三纲五常之反人性弊端同时被遮蔽。
从上述比较与分析中可以看到，经由迪士尼改写的花木兰在取得世界性影响的热效应中含有
复杂的多面性构成。一方面，在女性主义视野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迪士尼花木兰将其公主系列
所进化的听从内心、做我自己等现代女性话语植入其中，将中国版花木兰从迎合忠孝伦理道德出
发的人伦行为，改变为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型人格行为。它改写了花木兰传奇里
最夺人眼球的戏眼，让木兰从女扮男装到女扮女装，把性别歧视与性别矛盾冲突变为推进人格展
示与故事情节发展的显在助力，让花木兰以女儿身直面性别歧视环境的挑战，而不是躲在“女扮男
装”的掩体下来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在东方主义视野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缓解西方现
代工业与资本社会产生的一系列现代焦虑症而投射的东方乌托邦化，在迪士尼花木兰中也有所体
现。它所带来的利与弊则是需要我们分辨的。如果基于西方的想象来想象，从而陷进自我东方主
义，那么有可能也会产生自我遮蔽，使我们在现代进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封建“父/男”权制的斗
争变得虚无和没有意义。而这本身也是与迪士尼于其公主系列中所建构的人文主义、女性主义话
语相龃龉乃至相悖谬的。
总之，当中国家喻户晓的花木兰传奇在迪士尼强大的技术操作下，杂糅着西方女性主义话语
与东方主义想象向中国和世界输出时，我们需要辨识的是，它是如何让人们产生共情和共鸣的，而
我们又是如何从中获得认同感的。尽管迪士尼一直试图做出对世界娱乐市场动向的精准把握，持
续打造影视界的商业帝国，但它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敏感与对世界人文哲学思潮的呼应与植入，可
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如何运用自身文化资源，讲好自己的故事，从自身出发突破西方东方主义
或自我东方化，向世界输出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话语结合产生的正能量中国形象，以建立脚踏实
地的文化自信。
An Analysis of Mulan Adapted by Disne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Lin Danya, Zhang Chun
Abstract: The Walter Disney Company at Hollywood 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cartoon and live action movies with
princesses as key figures, from the character Snow White to the Snow queen in Frozen. A series of female images and
gender relations have been constructed. Among them, Mulan from a Chinese Story is also one of them. This movie first
appeared as a cartoon movie and was then adapted as a live action movie. In addition to its business value in the glob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hat should be discussed is that how the Disney Company has accepted and adapted a Chinese
tale about Hua Mulan based on the discourse of ancient Chinese patriarchy.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discourse strategy? What implication does it have? Such discussion will help us to construct a new gender culture
discourse with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Keywords:“Disney Series of Princesses”; Hua Mulan; Female Discourse; Ori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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